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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陳弘  新竹市家長聯合會理事長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在各方面仍在迅速轉型的社會中，涉及制度變動的議題，是很不容

易達到共識的。 特別是關於教育，一來因為每一個人都有自己切身親歷

的經驗（儘管時常是南轅北轍），另一方面教育的效果常在二、三十年以

後才顯現出來（不像經濟、交通、治安），因此就形成人人有話說，卻很

難互相說服的紛亂情況。 但正因如此，討論教育，尤其必須從一個相當

宏觀而長遠的視角出發，避免限於片面的經驗，才符合教育的原意。 

  教育的目的有兩個層次，一個是人格與價值觀的養成，另一個是工作

職能的培養。限於篇幅，以及絕大多數家長最直接的關切，本文討論後者

與多元入學的關連，並採取較宏觀的角度。 

孩子現在接受教育，他的生涯發展在十年以後才開始，然後持續三十

年。因此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二十年後他面臨的是怎麼樣的經濟形

態？需要怎樣的人才？台灣的經濟，正處在一個重大的歷史轉捩點上。 回

首過去，是以量產代工為主，創新研發其次，從雨傘、自行車、塑膠、玩

具、五金、電路板到 IC 代工皆如此。 教育的功能，是為此培養一支產業

大軍，具有整齊的工程能力，能夠迅速正確的演算與操作。 量產代工講

究品質一貫，一切規格化。 零件可以互換，而從業人員也如此。 他們不

需要獨特性，重要的是整齊的技術能力。 所以學校的制度、課本、生活

管理、教師養成，都是全國統一，以求品質劃一。 如何測知學生的水準

呢？ 則統一的紙筆測驗，當然是最適當的方法，就如同以量規去管制產

品一樣的合理。 

如眾所週知，台灣已不能再完全倚賴量產代工，要提升產業附加價

值，要創新。 要把別人想不到的點子用出來，才不必拼代工的血汗小利。 

二十年後，家長誰不希望自己的孩子靠創意發展，誰希望自己的孩子還在

辛苦代工？現在最有遠景的是軟體設計，而軟體講究與人不同，量產代工

則規格要齊一。創意從那裡來？ 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、他想到別人不會

的東西。 其實每個人天賦性向本來不同，但是如果後天所受的教育及評

量全部都是劃一的，那他的創意就容易被掩蓋住，不容易發揮出來。 

要有創意，就要有多元化的教育過程，讓孩子不同的天賦性向，配合

不劃一的學習內容與方式，得以發輝。 

多元的教育，其實是以教學為主，評量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。  



 2

由於教學要多元化，因此留給教師百分之二十的空間去創新設計，國

家不再百分之百規定每一節課該上的內容，政府只規定課程綱要，讓不同

課本有多元化的內容呈現。 但是如果升學只以統一的紙筆測驗為依據，

這些多元化的教學，一定會被扭曲回到劃一的軌道。 所以一方面紙筆測

驗的命題要變成十分活潑，不是任河一本課本的現成內容，另一方面要開

放一部份升學評量的途徑，不完全以統一的紙筆測驗為準。 這些就是為

了因應孩子二十年後所面對的創意型經濟社會，在教學與升學評量所該做

的改變。 

大規模新制度的施作，很難一步到位，通常都須要做調整。 譬如命

題的難易程度、舉行測驗的時間點、以及多元評量的配比及遊戲規則，都

應該持續調整到最佳狀態，而這些也都是社會大眾最感不適應的地方。 譬

如兩次施測不妨更接近，都在三下期末舉行，考生選擇其中最好的一次成

績來使用。 數學、理化測驗時間不妨稍為延長，以使推理能力更受重視，

不那麼強調計算熟練速度，這些都是可以調整的。 

一項重大的變動，還不只是技術面的最佳化，更還有一些結構性的

問題必須持續改善。 例如要做多元創新的教學，則教師的培養就不適宜

在缺乏多元科系的師範學校中進行，而應整併到普通大學之中成為一個教

育學院。 學校的教學如果活潑多元了，那平時評量怎麼辦？ 家長目前不

信任、沒信心，學校的教評會必須要大為強化，如果連明顯不適任的教師

都不能處理，教師的專業就不能被肯定，自主創新的教學與平時評量也就

難以被家長認同。 最後，如果只有百分之十的國中生能進入明星高中，

則多元活潑的教學，萬流歸宗都要來擠這扇窄門，學生還是很難適性自在

的發展，家長的煩腦也更多元化。 所以必須有相當的資源投注於改善非

明星高中的教學環境，另外從大學入學及高中入學雙管齊下，設計漸近式

的依區域、人口比例的入學名額，落實社區化，讓每所高中都有品質，有

升大學的合理希望，把升學的閘門打開，教育流程才會真正改善。 

在一個面臨巨大轉型壓力，卻尚未充份轉型多元化的社會，推行多

元化教育既是必須，卻又痛苦，紛爭必多。 孟子說：「人皆有惻隱之心」，

我們既不忍學生與家長在轉型期間的痛苦，但我們亦不忍「不教而驅之

戰」，讓孩子二十年後因缺乏良好工作機會，而承受人生痛苦。 如同本文

開始所說的，我們至少應當回到教育的目的之一，以長期的視角，以未來

需求檢視目前的教育。然後將技術層面合理化，同時推動結構面的調整，

才能克服這條轉型路上的諸多困難。 


